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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总能在心事最浓时赶来

说宋词懂人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擅长用
极简的语言，捕捉那些难以言说的心境。

宋词本质上是配乐歌唱的歌词，是宋代的“流
行歌曲”。每一个词牌都有固定的句数、字数和声
律，所谓“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不同
的词牌，因其句式长短、平仄安排、韵位疏密，用来
表达不同的情感。有的适合写豪情壮志，有的适
合写绵邈深婉。

当你在大城市感到孤独时，晏几道的《临江

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用舒缓的音律把
形单影只的落寞稳稳托住；当你努力却看不到结
果时，柳永的《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声调舒展绵长恰好匹配执着中的苦
涩；当你在深夜情绪低落时，李清照《声声慢》开篇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
字读来气息短促，那种层层递进的悲伤光念出声
就能感受到；还有贺铸在《青玉案》里问“试问闲愁
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平仄

错落的句式配上绵长的韵脚，让愁绪像黄梅雨一
样，淅淅沥沥下个没完。

正是这种声律与情感的结合，让宋词有了直
抵人心的力量。有人说，这些词句之所以能“懂”
我们，是因为它们写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情绪，而是
人类共通的情感底色。

岁月流转，人心相通，我们依然会为相似的悲
欢而动容。宋词如一位沉默的老友，在你最需要
的时候，静静相伴，不必多言，已然懂得。

它总能把人生的困境描述成风景

生活中的风雨总是说来就来。当代人面对职
场压力、中年焦虑、信息纷扰、精神内耗，其实与古
人并无二致。宋词之妙，不在一味柔弱，而在温柔
里藏风骨，困顿中见旷达。

有学者曾说，宋词代表了中国文化“阴柔中的韧
性”。这种韧性，正是即便岁月多变，人事难料，依然
保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其中，尤其是苏轼、辛弃疾
等词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困境的生存智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句词

写于苏轼被贬黄州途中突遇大雨的瞬间。同行的
人都狼狈不堪，只有他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边走
边唱。他在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盖雪
堂、煮东坡肉、品春笋江鱼，在清贫中嚼出生活的
甜味。后来被贬惠州、儋州，他依然说“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最终回望一生，写下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辛弃疾一生都在等待“上马击贼”的机会。他

21岁起兵抗金，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南归后却屡

遭排挤，空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
但他没有沉沦，转战词坛以笔为剑，写下“醉里挑
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60多岁时，仍问“凭谁
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妙的是，“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句本
写爱情的词，如今成了许多人坚持理想的灯塔。
有年轻人说，考研期间每到想放弃的深夜，就会想
起他的这句词，激励着自己“再坚持一下，说不定
理想就在拐角处”。

它总能在寻常日子里看见诗意

我们总以为诗意在远方，要奔赴山海、奔赴远
方。其实诗意不在别处，就在清晨一杯热茶的氤
氲里，在窗外一声清脆的鸟鸣里。

宋人特别会享受生活似乎已是当代人的共
识。读他们的词，总让我们羡慕他们从容不迫的

“慢生活”。
春天，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写下“半壕春水一

城花。烟雨暗千家”；夏天听“柳外轻雷池上雨”，
看雨后断虹照亮小楼西角；秋日宴饮，听“舞低杨

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追忆年少共舞的欢
愉；冬夜品“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的清绝之
景，友人来访，围炉赏雪，一壶热茶足矣。

读这些词，我们羡慕的不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而是他们对生活的“在意”。他们在意一朵花开的
时间，在意一片落叶的去向，在意朋友来时炉火的
红。这种在意，让寻常日子多了些分量。

周邦彦在《苏幕遮》里写“燎沉香，消溽暑。鸟
雀呼晴，侵晓窥檐语”。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夏日清

晨，他焚一炉香，看鸟儿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听它
们好像在互相呼唤天晴了。这种闲到能听懂鸟语
的时刻，我们又有多久没感受过了？

有人说，宋词里藏着一种安顿人心的力量。
现代人最深的困境，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
的漂泊。我们拥有了那么多，却常常不知道把自
己放在哪里。而宋词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回到生活
本身，在一茶一饭里安顿肠胃，在一花一月里安
顿眼睛。

它总能提醒人们要好好牵住身边人的手

学会安顿好自己之后，我们还要学会安顿与
他人的关系。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
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交广度，却常常陷入“越联系越
孤独”的困境。点赞、评论、转发构成的虚拟互动，
难以替代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而宋词中所描绘的
家庭、好友等相处的生活图景，则提醒我们要好好
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

晏几道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月亮还
在，人却散了。读到这里，谁不会想起自己年少
时的那些朋友？这种想念，比任何“常联系”的
客套话都更显情谊。还有李之仪的《卜算子·我
住长江头》以长江水为纽带，将空间距离化为情
感联系，“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既写出
两地相隔的无奈，又暗含血脉相连的亲密。这首

词被改编为现代流行歌曲《我住长江头》，在年
轻人中广泛传播，一度成为异地恋情侣表达思念
的经典方式。

一家人在一起，各做各的事，却知道彼此在；
朋友见面，可以哭可以笑，不用端着；两个人分处
两地，却能因为喝同一条江的水，觉得离得很近
……这大概也就是情感最朴素的样子吧！

它总能让我们确信自己是时代的一部分

宋朝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里记载
的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那是中国历
史上少有的市民文化高峰。但同时，宋朝又始终面
临着边患压力，从辽、金到蒙古，强敌环伺，国土从未
真正完整过。这种复杂的环境，让宋词既有对个人
生活的细腻体察，又有对家国命运的深沉关切。

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
无留意”。个人的苦乐，在这里升腾为时代的重量。张
孝祥写《六州歌头》，“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

旌”，这已经不是个人情绪，而是一代人的故国之思。
在这个世界变幻莫测的今天，我们常常追问

“我是谁”。个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归属感的稀
薄，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情绪。而宋词里的家国
情怀，恰恰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自己，更是
时代的一分子。我们的悲欢，从来不是孤立的，它
与历史相连，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心相
连。看清这一点，便多一分清醒，多一分担当。

如今，宋词的生命力仍在延续。比如，杭州推

出的“宋词带你游杭州”，把宋词名句转化为旅游
动线；比如，开封的《大宋·东京梦华》以八阙宋词
演绎北宋兴衰；比如，衢州正在挖掘宋词雅韵，推
出“浙西宋词之河”文化品牌，让那些词心文脉和
当代生活重新连接。

今天，不妨再读一读你爱的那句宋词，告诉自
己，我们正在经历的欢喜与忧愁，早有人经历过；我
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归处，也早有人替我们描摹过形
状。你我都是中华文脉里，鲜活而有力的存在。

今天，我们为何还爱读宋词
记者 罗东哲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大致勾勒出了中华文脉的轮廓。宋词位于其中，或许不是最耀眼的，却被很多人评价为最会

“说话”的。

无论是“人比黄花瘦”的婉约，还是“小园香径独徘徊”的闲愁，亦或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有人说，这些明明写的都是别人的离愁

别绪、胸怀壮志、情难自禁等情绪，读起来却总像在说自己。

今天，我们不妨试着从这些长短句出发，聊聊其中蕴含着什么力量，能让它穿越千年依然能戳中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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